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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強道： 「何必等十年呢？今天大俠就
可以給我們開開眼界！」

金蒲孤搖頭道： 「我現在還提不起興
趣！」

駱強與駱仲和的臉色都微微一變。
駱洛仙連忙道：
「這種庸俗的手法自然提不起金大俠的

興趣了，爹！這是我們自取其辱，您還是換
個花樣吧！」

駱仲和略作沉思才一揮手道： 「駱強！
你下去換駱勇上來！」

駱強雖然如命退後，臉上獨自呈現著不
平之色，金蒲孤視如未見，另一名黑衣漢子
已出列躬身道： 「主人有何指示？」

駱仲和道： 「駱強的手法祇惹來一場恥
笑，我們不能再用那種笨手法了！」

駱強在旁邊道： 「笑人的一定要自己有
真才實學，光是口頭上輕薄算什麼英雄！」

這些下人除了駱仲和外，好似對誰都不
賣帳，連駱洛仙連連對他瞪眼他都不在乎！

呂子奇忍不住道： 「金大俠，您何不露
一手讓他們也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金蒲孤談笑道： 「呂老先生的火氣也太
大了，跟這些下人嘔氣有什麼意思呢？」

駱強怒聲道：
「姓金的！我在駱家是下人，到了江湖

上，還真沒把你們這種大俠放在眼中……」
駱洛仙怒道： 「駱強！你怎敢如此放

肆！」
駱強冷笑一聲道：
「小姐！你不要對我端主人架子，我替

駱家賣死力時，你還沒有出世呢！」
駱洛仙又窘又羞，又氣又怒，沉下臉對

駱仲和道：
「爹！您看見了！您充排場，擺門風，

家裡卻養著這種桀傲無上的下人，連個強盜
窩都不如！」

駱仲和的確十分生氣，可是他的生氣卻
是對著駱洛仙而發，拍地一聲，摑了她一個
大嘴巴，怒聲道：

「混帳！他們留在我們駱家屈居下人，
並不是為了找不到飯吃，沒有這些忠心耿耿
的家人，你憑什麼在家裡享福當小姐，憑什
麼在西湖上充神仙，連我對他們都十分客
氣！而你……」

駱洛仙挨打之後，睜著一雙大眼睛，似
乎不相信父親會為了一個下人而打她，倒是
駱強自己覺得不過意，略帶惶恐地道：

「主人千萬不可為了小的而責難小姐，
小的自己太跋扈了一點，不怪小姐生氣，可
是小的實在不服這口氣，那姓金的能有多大
實學……」

金蒲孤祇覺得這駱家主僕之間，關係似
乎不太尋常，對於駱強的無禮口吻，並沒有
怎樣放在心上，旁邊的呂子奇卻按捺不住，
冷笑一聲道：

「駱先生，看你這教訓女公子的態度，
老朽覺得你頗像個守禮的君子，可是府上的
下人居然當眾咆哮，難為你怎麼忍受得下的
……」

駱仲和臉上一紅，怒聲道： 「呂老英
雄，這是我的家務，不勞閣下費心！」

呂子奇哼哼一笑道：
「當然！當然！這是老朽多事！老朽在

長白山祇是一椽瓦捨，比不上府上這等氣
派，老朽初來之時，對府上倒是頗為欽羨，
現在想想還一點的好，至少老夫在心中不如
意的時候，可以隨便罵罵山妻村兒出氣，而
不必受這種悶氣！」

駱仲和的臉上變了顏色道：
「呂老英雄若是對我這幾個下人瞧不順

眼，不妨代我管教一下！」
駱強也冷笑道：
「是啊！呂老頭兒，祇要你能拿出本事

教訓我一頓，我就跪下來給你陪罪！」
呂子奇在大門口受的氣還沒有出，現在見這
個傢伙又向他挑戰了，乃冷笑一聲道：

「駱先生，看來貴管家似乎想考驗老朽
一下……」

駱仲和淡淡地道： 「敝人治下無方，得
罪了老英雄，老英雄儘管出手制裁他們好
了！」

呂子奇冷哼一聲道：
「老朽怎敢說是教訓，祇希望貴管家手

下留情，能放過老朽一條賤命就感激不盡
了！ （一四六）

第二個犧牲者
到了天快亮時我才好不容易睡著。當我睜

開眼時，一道明亮的光線由窗子的縫隙中照射進
來，我看了一眼擺在枕邊的手錶，發現快十點
了，才嚇得跳起身來。

以前住在都市時，週圍總有許多噪音，因此
無論怎麼晚睡也都不致於太晚起床。然而，第一
次在我的出生之地過夜就睡過頭，實在不好意
思。

當我急著由床上起身時，想不到窗子被我的
動作震得嘎嘎作響，姐姐聽見窗子震動的聲音，
便從主屋那邊走了過來。

「早安。你的行李放著就好了，我會叫阿島
來收拾的。」

「早安，我不小心睡過頭了。」
「你可能太累了，而且我又跟你說了那麼多

無聊的話……你睡得還好嗎？」
「嗯，還好。」
「你的眼睛紅紅的，昨晚一定沒睡好吧！我

如果沒有跟你說那些廢話就好了。但是，你昨晚
也沒有跑到主屋那裡去呀！」

昨晚姐姐在臨睡之前，曾經說過她不會把走
廊那頭的門鎖上，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到主屋
去找她。她雖然說過那些話，但是在她慢條斯
理，謹慎的談話當中，我可以感受到她的誠意，
以及比昨天更加親近友善的態度，這使我非常高
興。

然後姐姐帶我到主屋去，她的僕人立刻端早
餐給我。我看了看左右，似乎全家祇有我一個人
睡過頭。

「姑婆她們呢？」
「姑婆年紀大了，都起得很早，她們正在等著你起床呢！」
「抱歉。」
「你千萬別這麼說。這裡是你的家，你可以放輕鬆一點，而

且我們鄉下人也沒有那麼多繁文褥節需要遵守……還請你多多包
涵，在這裡多待一陣子。」

聽到這樣貼心的話語，我的心彷彿水侵入砂中一般，慢漫地
被她感動了。

自從母親去世後，已經很久沒有人這麼善待我，我不禁鼻頭
一酸。為了掩飾我的窘態，我趕緊將頭低下。這時，姐姐不知怎
麼了突然紅著臉、眼睛往膝蓋下望。

用餐中，我一直等待姐姐提起昨晚說過的地圖那件事。可是
他卻始終沒有再提起。我心想：反正我還會在這裡待上一陣子，
所以不必那麼急。直到我用完早餐，姐姐才不好意思地跟我說：

「嗯……姑婆她們正在等著我們，而且我希望你能跟哥哥見
個面。」

「噢。」
這件事她昨晚已經提過了，所以我也早就有心理準備。
這時姐姐又害羞地說：
「你跟哥哥見面時要小心喔；我並不是說哥哥不好、祇是他

長期臥病在床，人也變得比較神經質，再加上今天裡村慎太郎又
來了，所以……」 （三十三）

柔玉小姐道： 「是夢見我姊妹們做了官麼？」韓香道： 「我
夢見三位小姐，各跨了一隻彩鳳，齊齊飛向雲中。我醒來細想，
這夢甚佳，三位小姐指日定得佳婿。」柔玉小姐長歎不語。韓香
道： 「前日我看那蔣家官人的人品，真個世上罕有，又且負大
才，若三位小姐得婿如此，也便夠了。昨聞老爺說那同來的張、
顧二人，也是風前玉樹哩。」柔玉小姐住了半晌，說道： 「老爺
連日身體欠安，蔣家哥哥在此，不知早晚茶飯及時否？」韓香
道： 「夫人時刻查看，料無人敢怠慢他。祇他年已二十，為甚不
尋個佳偶，想多因眼高才大之故。」柔玉小姐聞言，低頭不語。

卻說蔣青巖自絳雪捧湯上樓之時，見那老婢已去，他便輕輕
走上樓門暗處，側著身子兒站在一旁，將柔玉小姐和韓香兩人的
說話，句句聽得明明白白。心中喜道： 「不料小姐這般念我，那
韓香也這等著意，於我真個難得。」再偷眼細看小姐房中，好生
齊整。怎見得：

錦帳羅幃，像床鴛枕。博山爐香滿沉檀，芙蓉鏡光爭火樹。
圖書萬卷，圍繞著一個佳人；花柳三春，耽誤了千金嬌女。窗兒
下悄語多情，門兒外相思一段。

蔣青巖魂消魄蕩。再見那柔玉小姐，坐在燈光之下，濃妝盡
卸，越顯得千嬌百媚，便是那韓香，也覺娉婷可喜。蔣青巖欲待
上前，和柔玉小姐說幾句衷腸話兒，又礙著韓香在側，千思萬
想。祇見小姐愁眉不展，情緒蕭條。韓香道： 「妾觀小姐連日情
緒不快，不知有甚心事？」小姐道： 「偶爾不暢，連我自己也解
不出，不知為甚。」韓香笑道： 「小姐的心事，妾已猜著幾分，
於今小姐便愁煩也難濟事，況凡百俱有定數，待妾與小姐寬解一
寬解，如何？」柔玉小姐道： 「你有甚法兒，寬得我的愁腸？」
韓香道： 「妾近日新譜得幾曲琵琶，前日曾彈與老爺聽，蒙老爺
賞鑒，尚未請教小姐。此時夜深人靜，待妾去取來彈一曲，與小
姐遣悶，或者遣得些兒去，也未可知。」

小姐道： 「此事甚妙，祇恐母親一時喚你，不當穩便。」韓
香道： 「不妨，妾來時己見夫人安寢了。」柔玉小姐聞言，忙喚
絳雪點火，叫了數聲，絳雪方從夢中驚醒，走到跟前，道： 「適
才可是小姐喚我？」小姐笑道： 「你這妮子，怎麼一些心事也沒
有，恁般好睡，快些點火，跟韓姐去取琵琶來。」絳雪定去燃了
一個紙燈，同韓香下樓。蔣青巖早已躲往樓下去了，讓韓香和絳
雪過了身，他大著膽子，竟上樓來。 （二十一）

看著其他應徵者的打扮，果真如瑪俐所說
的，不是窄裙就是長裙，總之每個人都打
扮得很端莊很美麗，如果照她往常的死性
子，就是牛仔褲一條。

時間滴答滴答地過，她的腳也愈站愈
酸，不祇小腿酸麻，連小趾兩側也開始泛
疼。

二十分鐘後，終於有人走出來，然後
坐在沙發上的人被喊了進去，她趕緊遞補
那空位坐上。

平均一個人進去要談二十分鐘，那她
豈不是要等上一個半小時？

現在是兩點，她四點半還有一個面
試，千萬別讓她等太久，否則趕不上下一
個面試，她就少了一個工作機會。

等呀等，翻看著雜誌架上的雜誌。
「崔幼晴，崔小姐。」王小姐喊著。
「有！」她連忙站起來。
「請跟我進來。」王小姐在前頭帶

路。
來到一間小型的會議室，會議室裡已

經坐著一男一女。
「崔小姐，這位是人事部的甘經理，

這位是我們研發部的孟經理。」王小姐替
他們雙方做介紹。 「這位是崔幼晴小姐。
」

女的是甘經理，而那位文質彬彬的男
人……

崔幼晴的小嘴呈現驚訝的。字形。
「孟……學長！」

孟虎眼鏡下閃動熠熠光芒。 「晴晴，
好久不見。」

「你認識她？」人事經理甘梅君問。
「嗯，大學時登山社的學妹。」孟虎

回答。
是學長，是四年不見的學長，他還記

得她的小名，他一眼就認出她，他沒有忘
記她！

崔幼晴小嘴開了又合，合了又開，終
於找回自己的聲音。

「學長，你怎麼會在這？你不是在美

國嗎？」
「坐，坐下來談。

」孟虎看著崔幼晴的履
歷，有著淡淡的笑意。
「我們恐怕不能在這裡

敘舊，免得耽誤甘經理
的時間。」

「對不起，我太興
奮了！」興奮到忘了是
來面試的。

「沒關係。」甘梅
君公式化的微笑，然後
才說： 「崔小姐，首先
我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
組織概況……」甘梅君
開始照本宣科的說著今
天 重 複 第 六 遍 的 話 。
「權威生物科技公司於

民國九十年成立，也可
以說是藥物研發公司，
是知名的權威醫院所轉
投資成立的科技公司，
包括澳洲生技公司支援的技術平台……
」

崔幼晴眼裡看著甘經理，耳裡卻聽不
進那一長串的說明，她拚命的克制自己，
才沒有分神去看孟虎。

「公司主要在研究開發治療癌症及心
血管疾病的新藥，而孟經理就是研發部的
經理，不知道崔小姐有沒有任何問題？」

他還是那樣的好看，說起話來還是那
樣溫柔，她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他
出國前的歡送會上。

「崔小姐，有什麼問題請儘管提問。
」甘梅君以為崔幼晴沒聽清楚，又重複了
一次。

「啊……」崔幼晴連忙回神，她祇把
甘梅君的解說聽進了二分之一，哪有什麼
問 題 。 「沒 問 題 ， 沒 問 題 。 」

（三）

齊白又盯了我半晌，才歎了一聲： 「你，衛
斯理，除了破壞之外，什麼也不會！」

他這樣說，未免太過分了，我怒道： 「你這
盜墓賊，講話的時候，先按按自己的胸口，看看
心還在不在！」

齊白竟然十分認真，真的把手按胸口，過了
一會才道： 「一半是破壞，還有一半……天知
道！」

他這樣改正了剛才的那句話，自然是在向我
道歉，我也不為已甚，就此算數。

我和他合力把那人扶了起來——那人連話也
不會說了，當然不再自稱 「朕」，似乎有必要再
把他當作 「建文帝」了。他十分聽話，扶起之
後，站著一動不動，連眼珠也不轉動一下。

齊白苦笑： 「把他帶出去看精神病醫生？
」

我沒好氣： 「你喜歡在這裡陪他，盡忠報
國，也無不可！」

齊白惱怒道： 「這是什麼話，我自然和你一
起行動！」

我打量了一下書房，又看了看在几上的那柄
寶劍，單是在這間書房中，就觸目皆是價值連城
的寶物，真使人有點捨不得離開！但是，要是叫
我就在這個古宅之中過日子，那麼寶物再多，也
不構成吸引的原因。

齊白的神情也很遲疑： 「衛斯理，現在，祇
有你和我知道這個秘密所在！」

我正在想如何可以把一個看來什麼知覺也沒
有的人帶出山區去，所以祇是隨口答應了一聲，
齊白舔了舔唇，又道： 「那也就說：要是我不
說，你不說，就永遠祇有你我才知道！」

我 「啊」地一聲，皺了皺眉： 「你想把這古
宅……據為已有？」

齊白現出貪婪的神情來， 「咯」地一聲吞了
一口口水。我歎了一聲： 「沒有可能，你吞不下
的，這裡的物件，你也無法運出去，要是為了這
些東西，犯法被抓到青海去墾荒，我看犯不著。
」

齊白搓著手，樣子有點發惱： 「五年，三
年，請你保守秘密，兩年，請你……一年，真
的，一年，我祇要一年之內，能常到這裡來休息
一下，保證不損壞這裡的一切，一年之後，我把
一切公開！」

我看了他半晌，點了點頭： 「好，一年，畢
竟，這裡是你發現的！」

齊白打蛇隨棍上： 「是啊，應該屬於我！
」

我瞪了他一眼，他作了一個鬼臉。回頭向那
人道： 「走！我們要離開這裡！」

那人在被我掌摑了一下之後，變得對語言一
點領悟能力都沒有，根本就不懂齊白的話，還
好，我帶著他向前走，他倒十分聽話。

齊白提議： 「這次離開之後，你未必有興趣
再來，不好好看看這地方，十分可惜！」

我也正有此意，當然同意，又怕那人亂
走，所以帶著那人一起。齊白到過兩次，對巨宅
已十分熟悉。 （七十一）

橫溝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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